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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卦与冬至节气：天地人融通的文化蕴涵

黄黎星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 在古代天文历法发展史上，冬至是最早被测定的时间节点之一，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周

易》的《复》卦，从象数模式到义理蕴涵，都与冬至节点形成了密切的联系。 历代学者都对此展开阐释

发挥，其中具有天地人融通的丰富文化蕴涵，包括“七日来复”所含藏的天道运行规律，“复其见天地

之心乎”所引申出的人性、修养论的哲思，“先王以至日闭关”延伸出的制度文化。 通过《复》卦与冬至

节气关联性的论析，可以认识到易学与天文学存在密切关系，并已积淀为极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具有

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冬至；《复》卦；易学与天文历法；文化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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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天文学，滥觞自远古。 古代先贤仰

观浩瀚苍穹，俯察方位分野，记录天象变化，确定

星宿排列，测算日躔月离，创制演进，从观象授时

到制定历法，“敬授民时” “以前民用”，发展出包

罗众多形态、记录丰富数据、极具精妙特色的以历

法制定为核心的天文学，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载体和章彩显现。 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在儒

家经典中地位尊崇。 作为经学中的一个分支，易
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不断地融汇历代

学者丰富多彩的思想智慧，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

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易学与天文

历法也曾产生了紧密的交融关联。 首先，《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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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中本就含有天文历法的相关内容。 其次，古
代天文历法曾以易学作为经典依傍。 再者，易学

的发展、易学体系的建构也曾援引天文历法的内

容。 因此，易与历的交融，既呈现出极具特色的建

构形态，又含藏着丰富的思想意蕴，直至当代，仍
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

　 　一、冬至节点的天文历法意义

冬至是古代天文历法发展过程中，最早被关

注、被测定的一个节点，这应该是事有必至、理所

固然的。 在“观象授时”的远古时代，古人通过观

察北斗七星斗柄所指方向来确定时间。 《鹖冠

子》（相传为战国时楚国隐士鹖冠子所作）云：“斗
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

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再稍加细

分，斗柄指向寅位，为立春；斗柄指向子位，为冬

至。 《尚书·尧典》中记载了“四中星”之说：“乃
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

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１］ 此即尧

帝时根据日行黄道所处星宿位置不同，来确定

“二至”（冬至和夏至）“二分”（春分和秋分）。 但

是，观测斗柄指向的“斗建”法，或者观测日行星

宿位置的方法，都只能大略地确定时间，在“观象

授时”时代或足敷用。
在古代，较为精确地观测到冬至节气点，主要

依靠工具与技术上能够实现精确化的“圭表测

影”法。 圭表是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
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垂直于地面的直杆

叫“表”，水平放置于地面上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

的标尺叫“圭”。 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 ２０ 世纪

陶寺遗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就已使用圭表测影。
根据《周礼》《周髀算经》等古籍记载，三千年前，
周公旦曾于河南登封采用过圭表测影法。 圭表用

以“揆度日影，以效阴阳”，既可以辨方正位，又更

利于揆气定时。
太阳绕着黄道进行周天旋转的“视运动”为：

夏至日行极北，日中时刻，表影最短；冬至日行极

南，日中时刻，表影最长；春分和秋分太阳出没于

正东西，日中时刻表影居中。 这四个节点不仅在

观测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更是建构历法

回归年的四个时间标记点。 随着太阳周期运动计

算以及岁首确定的需求，冬至作为一个天文年度

起算点的传统逐渐形成。 然而冬至点并非总发生

在日中，它可能出现在一天之中的任何时刻，因
此，为求得准确的冬至时刻，古人就必须对冬至日

影进行连续不断的长期测算。 古人观测发现，以
四年为周期，冬至正午的日影，逐渐回到原处重叠

起来，遂知四年即 １ ４６１ 日的日影回复，以四除

之，得一年日数为 ３６５．２５ 日。 这个数值，已经非

常接近现今精确测定的 ３６５．２４２ ５，可以作为最基

础的核心数值来制定历法了。 这个每年奇零的 ０．
２５ 日，为一日的四分之一，古代的“四分历”名称

核心意义就指这个。
通过圭表测影，古人也可以测定出与冬至相

对的夏至节点。 《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
“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泽中之

方丘奏之”。 《周礼·春官·家宗人》记载：“以冬

日至致天地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 《周

礼·地官·大司徒》记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
《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
《左传》屡言分至启闭，于《僖公五年》记录：“春，
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预注：“周正月，今十

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极。”又于《昭公二十年》记

录“日南至”。 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综合地

证实：至迟到春秋中期，先民已能够完熟地使用圭

表来确定二至（冬至、夏至）日，即将正午表影最

长的那一天定为“冬至”，正午表影最短的那一天

定为“夏至”。 同时，用圭表测影，观测中间刻度

也容易测定“春分” “秋分” 的节点。 所以，“二

至”“二分”是最早被测定的节气。 这就是《后汉

书·律历志》后来所总结的：“日道发南，去极弥

远，其景弥长，远长乃极，冬乃至焉。 日道敛北，去
极弥近，其景弥短，近短乃极，夏乃至焉。 二至之

中，道齐景正，春秋分焉。” ［２］３０５５

先秦时期，古人已将冬至所在的月份定为子

月，周朝曾将子月（冬至所在月）定为岁首，也就

是《诗经·豳风·七月》中所显示的周历。 该诗

同时使用夏历称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
“月”用夏历；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此

“日”用周历。 古代历法制定，又特别重视冬至，
如现存第一部有完整系统数值的历法《太初历》，
它的制历起点是“律首黄钟，历始冬至，月先建

子，时平夜半” ［２］３０６１。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
“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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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本星度新正。” ［３］遂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前
１０４）。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说：“凡候岁美恶，
谨候岁始。 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
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
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 ［４］ 司马迁在此

指出“岁始”有四种含义。 第一，冬至是最早被测

定的时间节点之一，具有重要的天文历法标志性

意义。 “产气始萌”，指阳气（白昼）逐渐回复（增
多），以冬至时刻为年的起点，便于计算一个历法

年的长度，《史记·历书》就是以它为起点的，所
以冬至日是历算上的岁始。 第二，腊明日，就是腊

八的次日，这是一个祭祀周期的开始。 这一天

“人众卒岁，一会饮食”，这是新的祭祀年的初岁。
第三，正月旦，指的是由“王者”制定颁行的历法

的正月初一，称为岁首。 在中国古代，“定正朔”
本就是王权的体现，西周以来就有天子“告朔”的
制度。 从所谓 “古六历”，到西汉时期的 《太初

历》，到清代的《时宪历》，中国古代曾制历法达

１０４ 种（据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绝大部分都

是由中央王朝主持修订和颁布施行的。 第四，立
春日，是“四时”的终始点，司马贞《索隐》说“谓立

春日是去年四时之终卒，今年之始也”。 简明地

说，不同的岁首有四种：一曰回归年，以冬至日为

岁首；二曰祭祀年，以腊明为岁首；三曰历法年，以
正月一日为岁首；四曰节气年，以立春为岁首。

据古籍记载，“二至” “二分”之后，首先被测

算和安排的节气是“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
立冬。 “四立”在“二至” “二分”之后被测算，分
为“启” （立春立夏） “闭” （立秋立冬）。 古代节

气，除“二至”“二分”时刻属于通过圭表可实际观

测所得的数值，此外的各节气均采用“平气法”测
算，至清初《时宪历》后，才使用“定气法”测定。
《左传·僖公五年》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

物。”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有十二月

《纪》，在孟春、仲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孟
冬、仲冬这八个月，分别安插了八节，分别是立春、
日夜分（即春分）、立夏、日长至（即夏至）、立秋、
日夜分（秋分）、立冬、日短至（即冬至）。 “二至”
“二分”与“四立”这“八节”确定之后，才逐渐形

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 我们今天仍然沿用的二十

四节气，在现存古籍中最早最完整的记载是《淮
南子·天文训》，其所记载的全部名称和顺序与

今全部相同。 （《汉书·律历志》所载略有不同，

不同处为：雨水、惊蛰前后顺序对调；清明、谷雨前

后顺序对调。）以平气法测算，二十四节气以五日

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一时即现在说

的一个季节），四时为一岁，所以一岁有二十四节

气，七十二候。
应该说明的是，从冬至、夏至开始发展出的二

十四节气，其观测和确定，依据的是日影，实际上

也就是依据太阳“视运动”的黄道轨迹，与月行

（视运动）周期无关，这是中国传统历法中“太阳

历”的部分。 至于配合月相变化的朔望周期，古
代历法是以置闰法来调整的，“十九年七闰”法实

际上就是取日行黄道周期与月相朔望周期的“最
小公倍数”。 古代历法由此发展出 “章” “蔀”
“纪”“元”的计算与编制形态。 “十九年七闰”称
为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
（《淮南子·天文训》中对此已有阐述，《后汉书·
律历志》有更为系统的解说，可参看，此不赘述。）

　 　二、《周易》《复》卦与冬至节点

冬至节气，是太阳视运动的动态“折返点”。
冬至是“日南至” “日短之至” “日影长之至”，同
时，又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是阴阳二气扭转变

化的枢纽、节点。 自冬至起，天地间阳气兴作渐

强，而人人可以感知的直观形态就是白昼渐长、夜
晚渐短。 这阴消阳息的天文历法形态和原理，正
与《周易》的《复》卦的象数形态与义理内涵相同、
相通。

就《周易》经传来看，《复》卦是《周易》第二

十四卦。 卦序上，《复》在《剥》卦之后，《序卦传》
说：“物不可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即事物不可能终久剥落穷尽，必定是穷尽于上，回
复于下。 这与天文现象上由夏至的白昼最长，到
秋分的日夜均等，再到冬至白昼最短，且经此节点

再转化回复成白昼渐长趋势的形态相吻合。 再看

《复》卦的形态，以六爻之整体观之，就极具鲜明

特征：一阳在下，五阴在上。 虽然是一阳五阴，初
九这一阳爻看似势单力薄，但它却符合天道循环

的规律，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充满勃然不可遏止

的生机，这与冬至节点之后阳气回复且日渐增长

的天道循环规律相吻合。 再以下震上坤的卦象组

合形态观之，震为雷，坤为地，雷在地中之象，象征

着广袤大地中正在孕育蓬勃的生机，也预示天地

阳气回复、品物咸亨的情状与态势。

１９１



福建理工大学学报 第 ２１ 卷

《复》卦辞曰：“复：亨。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传》曰：“复，
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

咎’。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利有攸

往’，刚长也。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彖传》以

“刚反，动而以顺行”（阳刚之气回复上升，顺畅通

行）、“天行也”（天道运行的规律）、“刚长也”（阳
刚之气日益增长）来阐释卦辞，仅就其与冬至节

气点联系来看，也在义理上形成融通。 正因如此，
《彖》辞最后赞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意为回

复的义理，体现出天地孕育化生万物的本心。 将

《复》卦与冬至的节点相联系，《大象传》的说法更

为明确：“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这里的“至日”，指冬至日，李鼎祚

《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至日，冬至之日。”汉代易

学家均无异议。 王弼《周易注》曰：“冬至，阴之复

也。 夏至，阳之复也。 故为复则至于寂然大静，先
王则天地而行者也。 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

无事也。” ［５］３９ 王弼认为“至日”包括了冬至和夏

至，孔颖达《周易正义》承王弼之说，疏解曰：“先
王以至日闭关者，先王象此复卦，以二至之日闭塞

其关，使商旅不行于道路也。” ［５］３９近代易学家尚

秉和先生也认为“至日”兼指冬至与夏至，他说：
“曰至日，则兼二至言也。 《姤》云：施命诰四方。
即诰戒商旅将闭关也。 《易林·晋之解》，所谓二

至之戒也。 盖古最重二至。 《汉书·薛宣传》：日
至休吏。 所繇来久。 《后汉·鲁恭传》：易五月

《姤》用事，先王施命令止四方行者。 是夏至亦休

息，与冬至同。” ［６］ 但纵观易学史各家注释和解

说，绝大部分还是认为《大象传》的“至日”仅指

“冬至”。 至于认为《复》卦经传文本（尤其是《大
象传》所明言）之“至日”兼含冬至、夏至之说，亦
无排斥性矛盾，可为并存之说。

易学解说体系中有一个影响广泛的易例，叫
“十二辟卦”，又称“月卦”“候卦”“十二消息卦”。
据考证，“十二辟卦”易例来源甚古，其说首见于

《归藏》（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 它

既是汉易象数学“卦气”说中的一个重要的例则，
也被西汉到晚清的历代易学家单独取出、广泛采

用，具有独特、强大的解释功能，甚至还外溢出易

学范围，渗透到传统文化学术的诸多领域。 《周
易》六十四卦中，具有特殊卦形的十二个卦分别

为《复》 《临》 《泰》 《大壮》 《夬》 《乾》 《姤》 《遁》

《否》《观》《剥》《坤》。 它们的阴阳爻画构成了有

规律的递变形式，将其按顺序排列，用以值配一年

十二月，含有显示自然万物“阴阳消息”的象征意

义。 “十二辟卦”以圆图形式呈现，图中阳盈为

息，阴虚为消。 从《复》卦之“一阳来复”到《乾》
卦之纯阳，为“息卦”；从《姤》卦之“一阴初消”到
《坤》卦之纯阴，为“消卦”。 《乾》 《坤》两卦则称

为“消息之母”。 依据十二辟卦的易例，《复》卦对

应的月份是子月。 子是十二月（地）支（由古代

“十二辰”演变而来）之首，古人将冬至所在的月

份定为子月，而易家之论，更直接把《复》卦与冬

至节气对应。 现据惠栋《易汉学》所蒐集钩沉资

料，列举《复》卦与冬至节气相关论述于下：
孟氏卦气图，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余六

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数。 内辟卦十二，
谓之消息卦， 《乾》 益为息， 《坤》 虚为消，其实

《乾》《坤》十二画也。 ……四卦主四时，爻主二十

四气，十二卦主十二辰，爻主七十二候，六十卦主

六日七分，爻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辟卦

为君，杂卦为臣，四正为方伯，二至二分，寒温风

雨，总以应卦为节。［７］５１５

干宝注《乾》 六爻曰：“阳在初九，十一月之

时，自《复》来也。 初九甲子，乾纳甲，天正之位，
而乾元所始也。” ［７］５２６

《春秋纬》《乐纬》曰：“周以十一月为正，息卦

受《复》，其色尚赤，以夜半为朔。” ［７］５２７

《周易参同契》曰：“朔旦为《复》，（初九晦至

朔旦，震来受符。） 阳气始通，出入无疾。 （仲翔

云：谓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为疾，十二消息不见

坎象，故出入无疾。）立表微刚，黄钟建子，（韦昭

曰：十一月黄钟，《乾》初九也。 康成曰：黄钟，子

之气也，十一月建焉。）兆乃滋长，播施柔暖，黎蒸

得常。” ［７］５２８

《月令》孟春曰：“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

腾。”《正义》曰：“天地之气，谓之阴阳。 一年之

中，或升或降，故圣人作象，各分为六爻，以象十二

月。 阳气之升，从十一月为始……至十月之时，六
阳退尽，皆伏于下；至十一月，阳之一爻始动地

中……十一月一阳初生而上排阴。” ［７］５２９－５３０

《易·系辞》 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

也。”仲翔曰：巽四以风动天，震初以雷动地，（二

变成易，故云震初。） 《中孚》 十一月，雷动地中。
案，冬至之卦，《复》也，其实起于《中孚》，七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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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复》应。 故扬子云《太玄》准以为中，为六十四

卦之首。 《易纬·稽览图》亦云：甲子，卦气起《中

孚》也。［７］５３４－５３５

孟喜《易章句》曰：“自冬至初，《中孚》用事，
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

天五， 五 六 相 乘， 消 息 一 变； 十 有 二 变， 而 岁

复初。” ［７］５３５

以上列引，仅是诸多相关论述的一部分，但已

经可以表明：汉代易学象数体系在建构过程中，与
《周易》经典地位提升、解释功能扩张的趋势相

应［８］，积极吸纳了天文历法发展的成果，包括具

体的天文观测数值、历法制定的规则；《复》卦与

冬至紧密联系，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是作为文明肇

始之渊薮的天文历法学，与被尊奉为“群经之原”
（语出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周易》双向奔

赴、彼此支撑，堪称融通结合的典型范例。 也正是

在这一基础上，《复》卦与冬至节气，经由历代学

者多方位、多角度阐释发挥，形成了天地人融通的

丰富文化蕴涵。

　 　三、天地人融通的文化蕴涵

《复》卦象数义理与天文历法的冬至节气相

联系，具备了涵摄天地人融通的基础，古今学者围

绕卦辞的“七日来复”、《彖传》的“复其见天地之

心乎”、《大象传》的“先王以至日闭关”这三个方

面进行阐释发挥，演绎出极其丰富的文化蕴涵。
　 　 （一）“七日来复”的天道规律

《复》卦辞曰：“亨。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
复其道，七日来复。 利有攸往。”对其中的“七日

来复”，围绕着天文历法（冬至节气），历代易学家

进行多方解说：
其一，李鼎祚《周易集解》曰：“《剥》卦阳气尽

于九月之终，至十月末纯《坤》用事，《坤》卦将尽，
则《复》阳来。 隔《坤》之一卦六爻，为六日，《复》
来成震，一阳爻生，为七日。 故言‘反复其道，七
日来复’，是其义也。” 又引虞翻曰：“谓 《乾》 成

《坤》，反出于震而来复，阳为道，故复其道。 刚为

昼，日消《乾》六爻，为六日；刚来反初，故七日来

复，天行也。” ［９］９０－９１其二，《易纬·稽览图》以六十

四卦中的《坎》《震》 《离》 《兑》为“四正卦”，其二

十四爻主二十四节气，余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各主

一日。 《中孚》至《复》，历六日七分，当“七日”。
郑玄注“七日来复”曰：“建戌之月，以阳气既尽；

建亥之月，纯阴用事；至建子之月，阳气始生。 隔

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而云

‘七日来复’。” ［７］５２１其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侯

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阳复而阴升也；十一月天

行至子，阴复而阳升也。 天地运往，阴阳升复，凡
历七月，故曰七日来复。 《豳诗》曰‘一之日觱发，
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

二月也。 则古人呼月为日，明矣。” ［９］９１侯果引《诗
经·幽风·七月》为例，说明古人呼月为日。 惠

栋《周易述》解释说：“阳称日，阴称月。” ［７］７１以上

三种代表性的解说，简明扼要可归纳为：七爻相当

于七日；六日七分，举成数称七日；七日指七卦经

历七月。
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提出一种新

解释：我国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保留有一种现存

文献失载的周初纪日法，即按月亮盈亏规律，分每

月为四期，每期七日（或因大小月有八日者），从
月初至月末依序取名为“初吉”“既生霸” “既望”
“既死霸”（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

考》）。 据此，“七日”正为日序周期转化之数。［１０］

李鼎祚曾感叹说：“天道玄邈，理绝希慕，先
儒已论，虽各指于日月，后学寻讨，犹未测其端倪。
今约文略陈梗概，以俟来哲，如积薪者也。” ［９］９０虽

然，“七日来复”精确而具体的内容未臻一致，尚
不能遽定，但是各说又具有观念上的共同点，即认

为“七日来复”体现出天道运行的规律，认识、把
握、遵循、运用天道规律，就能够顺势而为、与时偕

行、趣时变通、积极进取、利有攸往。 如王弼《周
易注》称：“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以天

之行，反覆不过七日，复之不可远也。”孔颖达《周
易正义》疏解说：“以天行释‘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之义，言反之与复得合其道。 唯七日而来复，不可

久远也。 此是天之所行也。 天之阳气绝灭之后，
不过七日，阳气复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故曰天

行也。” ［５］３９孔颖达认为，王弼注文，也吸纳了汉易

象数学说，但“于文省略，不复具言”，强调和凸显

的是天之自然之理，启发人们认识并遵循天道规

律。 程颐《周易程氏传》说：“消长之道，反复迭

至。 阳之消，至七日而来复。 姤，阳之始消也，七
变而成复，故云七日，谓七更也。 《临》云‘八月有

凶’，谓阳长至于阴长，历八月也。 阳尽则阴退，
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又说：“其
道反复往来，迭消迭息，七日而来复者，天地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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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是也。 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道

长，故利有攸往。” ［１１］１６３在阐释疏解“七日来复”的
同时，程颐所强调的也是“天地之运行”“天之理”
的根本规律，而落实处则在于现实人事，在于大人

君子的观念和行为，亦即《乾》卦《文言传》指出的

准则：“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二）“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哲学思想

关于“天地之心”，汉儒的解说自有其特色。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复》者，冬至之

卦。 阳起初九，为天地心，万物所始，吉凶之先，故
曰见天地之心。” ［９］９１惠栋《周易述》综引汉儒之说

作注疏，称：“冬至复加坎，坎为极心，乾坤合于一

元，故见天地之心。 心犹中也。 董子以二至为天

地之中是也。”“冬至复加坎”，惠栋引《易纬是类

谋》《魏书·律历志》 “推四正卦术”作疏解，疏文

中说：“乾为天，坤为地，冬至天地之中，故云天地

之心，心即中也。 知天地之心即天地之中者，以成

十三年《春秋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

也。 天地之中即乾坤之元。 万物资始乾元，资生

坤元，所谓民受之以生。 故知天地之心即天地之

中。”复引董仲舒《春秋繁露》文曰：“阳之行始于

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阴之行始于南方之

中，而止于北方之中。 阴阳之道不同，至于盛而皆

止于中，其所始皆必于中。”中者，天地之太极，是
以二至为天地之中也。［７］１６１这种解说，已经呈现出

对形而下的质实性解说的超越，形成天地人关联

性的哲学提升。
宋儒对《复》卦的解读，则明显地转向借以明

“天道”之“本体”的义理探寻、哲学思考。 “复，其
见天地之心乎”一句，不仅成为宋儒将天地化育

万物之“仁心”与人类美善纯正之“良心”相牵合

融通的联结点，而且还将《复》卦从阴阳二气变化

之“枢纽”，引申为人性善恶变化之“枢纽”。 例如，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说：“为卦一阳生于五阴之

下，阴极而阳复也。 岁十月阴盛既极，冬至则一阳

复生于地中，故为复也。 阳，君子之道。 阳消极而

复反，君子之道消，极而复长也，故为反善之

义。” ［１１］１６２程颐将“冬至”节点，天地自然规律，与
伦理观、心性论相联系，作义理解说，颇具特色。
朱熹《周易本义》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积阴

之下，一阳复生。 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

乃复可见。 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

息而复见之端也。 程子论之详矣。 而邵子之诗亦

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 一阳初动处，万
物未生时。 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 此言如不

信， 更 请 问 包 羲。’ 至 哉 言 也。 学 者 宜 尽 心

焉。” ［１２］程传朱义之说，在宋明易学义理派中具有

代表性。 马振彪《周易学说》中引录诸多此类阐

解发挥，如《横渠易说》云：“《剥》之与《复》，不可

容线，须臾不复，则乾坤之道息。 故适尽则生，昼
夜相继，元无断续之时也。 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

心唯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 刘沅 《易经恒

解·附解》云：“伏羲《复》卦取象，多主天道，文周

引之于人事；孔兼言之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合
人与天而一之矣。 阴阳之气本无终始，物之得天

不备者则有终始，而天地一元之理固未尝息也。”
其“彪谨案”曰：“天行健不息，君子自强亦不息，
合天人而一以贯之，本体之明未尝或息，特人不自

见耳。 能见此心光明之不息，是即见天地之心

矣。” ［１３］此类论述，正是对《复》卦哲理的充分阐

发，体现哲学思考，引人深思。
　 　 （三）“先王以至日闭关”的制度与文化延伸

《复》卦《大象传》曰：“雷在地中，复。 先王以

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李鼎祚《周易集

解》引虞翻曰：“先王谓乾初。 至日，冬至之日。
坤阖为闭关，巽为商旅，为近利市三倍。 《姤》巽

伏初，故商旅不行。 《姤·象》曰：后以施命诰四

方。 今隐复下，故后不省方。 《复》为阳始，《姤》
则阴始，天地之始，阴阳之首。 已言先王，又更言

后，后，君也。 六十四卦唯此重耳。”又引宋衷曰：
“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将以

辅遂阳体，成致君道也。 制之者，王者之事；奉之

者，为君之业也。 故上言先王而下言后也。” ［９］９１

虞翻所言，注重卦象推衍；宋衷所论，在于制度陈

述。 王弼注曰：“为复则至于寂然大静，先王则天

地而行者也。 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无事

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疏：“先王象此复卦，以二

至之日闭塞其关，使商旅不行于道路也。” “后不

省视其方事也。 以地掩闭于雷，故关门掩闭，商旅

不行。”“君后掩闭于事，皆取动息之义。” ［５］３９程颐

《周易程氏传》称：“雷者，阴阳相薄而成声，当阳

之微未能发也，雷在地中，阳始复之时也。 阳始生

于下而甚微，安静而后能长。 先王顺天道，当至

日，阳之始生，安静以养之，故闭关使商旅不得行，
人君不省视四方，观复之象，而顺天道也。 在一人

之身亦然，当安静以养其阳。” ［１１］１６４王弼、孔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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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程颐的解说，都指出古代圣王明君遵循天道规

律，进行制度安排的义理：效法《复》卦之象，于冬

至一阳复生之际，休息静养，以待阳气生发充盈。
班固《白虎通》记载：“冬至所以休兵不举事，

闭关商旅不行何？ 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天理物，
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 故

《孝经谶》曰：‘夏至阴气始动，冬至阳气始萌。’
《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 夏至阴始

起，反大热何？ 阴气始起，阳气推而上，故大热也。
冬至阳始起，阴气推而上，故大寒也。” ［１４］ 《后汉

书·礼仪志》还专列“冬至”一节，曰：“冬至前后，
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

事。 绝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绛，
至立春。 诸王时变服， 执事者先后其时皆一

日。” ［１５］３１２５这是将“至日闭关”相关义理推衍、施
行于礼仪制度。 《后汉书·礼仪志》又说：“日冬

至、夏至，阴阳晷景长短之极，微气之所生也。 故

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间竽；或撞黄钟之

钟；或度晷景，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或
击黄钟之磬；或鼓黄钟之瑟，轸间九尺，二十五弦，
宫处于中，左右为商、徵、角、羽；或击黄钟之鼓。
先之三日，太史谒之。 至日，夏时四孟，冬则四仲，
其气至焉。” “八能士各书板言事。 文曰：‘臣某

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钟之音调，君道得，
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除朝

廷的礼乐制度安排之外，还有“冬季之月，星回岁

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 ［１５］３１２６，也与冬至节气

相关。 值得一提的还有《后汉书·律历志》关于

西汉易学家京房推衍六十律于冬至之时“律准

候气”的详细记载［１６］ ，也属于易、律、历融通的

文化制度形态。 杜甫诗作《小至》前四句“天时

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五纹添弱

线，吹葭六管动浮灰”，第四句即用京房“律准候

气”的典故。 还有其他的旁涉内容，如朱熹《周

易本义》 解说 《大象传》： “安静以养微阳也。
《月令》：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这又

侧重于养生之道。

　 　四、结束语

《周易》《贲》卦《彖传》有著名的一句话：“观
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即

古代典籍中最早使用“天文”一词者。 易学与天

文学相关联的诸多内容，已积淀为极具特色的文

化传统，值得深入探析，而《复》卦与冬至节气相

联系形成的丰富文化蕴涵，正是其中引人瞩目之

一例，此即本文撰写之意旨。

参考文献：
［１］ 孔安国，孔颖达． 尚书正义［Ｍ］∥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１１９．
［２］ 范晔． 后汉书·律历志［Ｍ］∥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３］ 班固． 汉书·律历志［Ｍ］∥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９７５．
［４］ 司马迁． 天官书［Ｍ］∥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１３４０．
［５］ 孔安国，孔颖达． 周易正义［Ｍ］∥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６］ 尚秉和． 周易尚氏学［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１２４．
［７］ 惠栋． 周易述·附易汉学·易例［Ｍ］．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８］ 黄黎星． 论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Ｊ］． 周易研究，２０１０（４）：７０－８０．
［９］ 李鼎祚． 周易集解［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０］ 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Ｍ］．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２３３．
［１１］ 梁韦弦． 程氏易传导读［Ｍ］． 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３．
［１２］ 萧汉明． 周易本义导读［Ｍ］． 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３：１７６．
［１３］ 马振彪． 周易学说［Ｍ］． 广州：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４５－２４６．
［１４］ 陈立． 白虎通疏证［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２２４．
［１５］ 范晔． 后汉书·礼仪志［Ｍ］∥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１６］ 黄黎星，孙晓辉． 京房援《易》立律学说探微［Ｊ］． 黄钟，２００８（４）：１７５－１８１．

（责任编辑： 王圆圆）

５９１


